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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不用
“

底
”

看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合并的可能性

李 芳 杰

`

状语带
“

d e
” ,
这个

“
de

”

写作
“

地
”

还是写作
“

的
” ,

即和定语后头的
“

的
”

是分是合曾经有过

争论
,

现在的教科书和语法书通常写
“

地
” ,

这似乎已成定论
。

其实
, 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分合问题
,

值得深入研究
。

1
.

0 定语后头的
“

de
” ,

20 年代到 40 年代曾经分别写作
“

的
”

和
“

底
” , “

底
”

用作表领属关系

定语的标记 (我底书 /中国底瓷器 )
, “

的
”

用作表非领属关系定语的标记 (新的书 /美丽的风景 )
,

5 0年代以后就很少有人这样分用了
。

不过
,

有的论著继续主张
“

把表修饰关系的
`

的
’

和表领

属关系的
`

底
’

区别开来
” ,

以
“

避免文义底分歧
,

增加汉语的科学性
。 ”

①

语言事实已经表明
,

这种主张行不通
, “

的
” “

底
”

早就都写作
“

的
”

了
。

1
.

1
“

的
” “

底
”

难分
,

这是去
“

底
”

留
“

的
”

的一个原因
,

有些句子用
“

的
”

还是用
“

底
”

难于确

褪
,

譬如
“

今天这个会谁 de 主席
” , “

谁 de
”

是不是表领属关系就不好说
。

因此书刊上用混 用

错的现象曾经时有发生
。

例如
:

( 1) 这种说法底缺点何在呢 ? 它的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 同的问题联成为一个问题
。

(“ )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所有一切错误庵基础就在这里
。

②

1
.

2 “

的
” “

底
”

合并产生的某些歧义现象通过语境等手段得到消除
,

并没有引起语 言混

乱
,

削弱汉语的科学性
,

这是去
“

底
”

留
“

的
”

的另一个原因
。 “

名词
: + 底 + 名词

: ”

(鲁迅底书 )

不 同于
“

名词
; + 的 + 名词

: ” (鲁迅的书 )
,

前者定语表领属关系
,

后者定语表领属以外的关系
。

“

的
” “

底
”

合并以后
“

名词
: + 的 + 名词

: ”

有歧义
: “

鲁迅的书
”

既可理解为
“

属于鲁迅的书
” ,

也

可理解为
“

鲁迅写的书
” 。

类似的例子很多
,

例如
:

, (1) 小熊猫的杯子 (有小熊猫图案的杯子 /属于小熊猫的杯子 )

(2 ) 大地主的父亲 (父亲是大地主 /大地主之父 )

(3 ) 诗人的风度 (诗人那样的风度 /诗人所具有的风度 )③

这类歧义现象并没有给语言造成混乱
,

因为无论说话和写文章
,

都有一定的语言环境把意思

确定下来
。

如说
“

我喜欢读鲁迅的书
” ,

一定是指
“

鲁迅写的书
” , “

鲁迅的书很多
,

中外名著都

有
” ,

一定是指
“

属于鲁迅的书
” 。

歧义是语言里的普遍现象
,

只要处理得当
,

可以使表达 更

精炼
, 更富于变化

。 “

的
” “

底
”

分化
,

要用
“

名词 : + 的 /底 + 名词
: ”

两套格式
,

现在有一套就够

用了必从表达力求经济的效率原则出发
,

人们当然乐于把
“

的
” “

底
”

合并
。

j 它
.

气、

2夏。 勇们主粼晰
“

地
”

合并
,

其道理跟把
“

的
” “

底
”

都写作
“

的
”

相仿
。



2
.

1首先
,

有时候某些兼类词的修饰语后面用
“

的
’

还是用
“

地
”

难以确定
, “

给一般写 文

章的人造成困难
,

包括小学生在内
’

④
,

甚至也包括大学生在内
。

二十多年前
,

我们学汉语在

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气力 , 今天我们教汉语又得让学生花同样的气力去把它弄清楚
。

他们以

后绝大多数并不从事汉语教学或研究工作
,
花这么多气力值得吗? 颇有影响的高校统编教材

《现代汉语 》 (增订本 )( 胡裕树主编 )和参考书《语法修辞 ))( 修订本 ) (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 专 业

编 )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一致
。

譬如
, “

进行认真 de 分析
” ,

按《增订本》的作法
,

是摆出两种观

点
:
有人把

“

分析
”

看作名词
,

de 作
“

的
” ;
有人把

“

分析
”

看作动词
,

de 作
“

地
” ,

比较起来
,

持

前种意见的人多些
。

( 3 5 9页 )编者自己的意见没有说
。

《修订本》则明确的认为 de 应写作
“

的
” 。

(8 9页 )而且两家的根据也不尽相 同
, 《增订本》是看

“

分析
”

的词性
, 《修订本》则看

“

认真 de 分

析
”

整个词组在句子里的作用
,

作宾语
,

de 就写作
“

的
” 。

这种复杂的不统一的状况给教学带

来困难
。

如果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合并
,

都写作
“

的
” ,

这个问题不复存在
,

易教易学
,

广大师生和读者

是会欢迎的
。

2
.

2 其次
, 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合并带来的歧义要比不用
“

底
”

造成的歧义少得多
。

不用
“

底
” , “

名

词
: + 的 + 名词

: ”

格式在许多情况下有歧义 , 不用
“

地
” ,

则只是个别句子有歧义
,

并且也是可

以消除的
。

例如
:

( l)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调查
。

(2 )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调查
。

两个句子
“

意思有明显差别
’ ,

例 ( 1 )
“

我们
”

不一定参与调查
,

例 ( 2) 一定参与了
。 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合

并后都写作
“

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调查
” ,

这句话就包含了上面两种意思⑤
。

可是
,

通过增添

词语
,

其意义完全可 以确定下来
:

A
、

我们需要一个实事求是的调查
,

这个调查哗众取宠
,

不足为训
。

B
、

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调查一下
。

A 例
“

调查
,

前有修饰语
“

一个
” ,

是名词
, “

实事求是
”

就是定语
, “

我们
”

没有参与调查 , B例
“

调查
”

后带补语
“

一下
” , “

实事求是
”

是状语
, “

我们
”

参与了调查
。

可见
, 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合而为
“

的
’ ,

并不妨碍我们去识别修饰语的类型以及语意的差别
。

再看
:

( 1 )

( 2 )

这是一座神奇的盗立在草原上的城市
。

这是一座神奇地亚立在草原上的城市
。

一种看法是例 ( 1 )
“

神奇的
”

修饰
“

城市
” ,

例 ( 2)
“

神奇地
”

修饰
“

矗立
” ,

结构不 同
,

意义不同
,

如果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合并
,

一个句子就兼有两种结构关系
,

两种意思⑧
。

但是例 (1 )可以说成
“

这是

一座盗立在草原上的神奇的城市
” ,

定语
“

神奇的
”

直接搁在
“

城市
”

前头
。

多层定语的次序 通

常是
:

动词在形容词前
,

所以这种说法更自然
,

那么
“

这是一座神奇的盗立在草原上的城市
”

的
“

神奇的
”

就不大可能看作
“

城市
”

的定语了
。

可见
, 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合并后产生的个别歧义现象
,

可以通过一定的语境和语序的变动得到消

除
,

原有的语意上的差别也能得到反映
,

语言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是不会受到损害的
。

2
.

3 再次
,

有时候
,

修饰语叫定语
,

de 写作
“

的
” ,

还是 叫状语
,

de 写作
“

地
”

并不 影 响

句子的意思
。

认为
“

队伍在广场上整整齐齐的摆了个方阵
”

和
“

队伍在广场上整整齐齐地摆了个

方阵
”

语意上有差别
,

前者
“

整整齐齐的
”

是定语移位
,

修饰
“

方阵
” ,

叙述的重点在
“

方阵
”

上
,

后者
“

整整齐齐地
”

是状语
,

修饰
“

摆
” ,

叙述的重点在
“

摆
”

上
,

⑦这种看法值得商榷
。

两人对

话
,

说话人
“

说
”

不出这种差别
,

听话人也听不出有这种差别
,

显然
,

希图在书 面 上 用
“

的
.



“

地
”

来表示这种差别是做不到的
,

无论写
“

的
”

还是写
“

地
” , “

整整齐齐
”

在语义上都是修饰
“

方

阵
” ,

不是修饰
“

摆
” 。

这样的例子还有
,

例如
:

(1 ) 请大嫂热热的
,

酸酸的
,

辣辣的给咱作三碗烫饭
。

(老舍《老张的哲学 )))

“

热热的
”

在语义上修饰
“

烫饭
” ,

改作
“

热热地
” ,

仍然是修饰
“

烫饭
” ,

而不是修饰
“

作
’ ,

因此
,

不管把
“

热热的
”

叫做状语还是移位定语
,

句子 的意思不变
。

其实
,

把这类成分看作移位定语是不合理的
,

看下面的例子
:

(2 ) 买一碗酒
, … …靠柜外站着

,

热热的喝了休息
。

(鲁迅《孔 乙己 )))

(3 ) 到了村公所
,

一拥进去
,

黑压压的挤了半屋子
。

(孔厥袁静《新儿女英雄传 》 )

例 (l )被
“

热热的
”

修饰的词语
“

烫饭
”

出现了
,

而例 ( 2)
、

( 3) 被
“

热热的
” 、 “

黑压压的
”

修饰 的

词语 (如
“

酒
” 、 “

人
”

)并未在动词后 出现
,

无法把它们说成移位定语
,

只有一种解释
:

都是状

语
,

那么状语带
“

的
”

就不是不可能的了
。

⑧

黔

3
.

0 我们认为
, 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合并比
“

的
” “

底
”

合并具有更充足的理由
。

3
.

1 修饰语是状语还是定语
,

决定于中心语的词性
,

更准确的说
,

决定于整个偏正词组

的性质
:
名词性偏正词组的修饰语是定语

,

谓词性偏正词组的修饰语是状语
。

一律写作
“

的
” ,

并不改变修饰语的性质
,

换句话说
,

不会混淆定语和状语 的界限
,

影响语言的表达和理解
。

⑨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分工
,

纯属人为的文字上的
,

其作用充其量不过给定语和状语作个标记
,

而这一点

有限的作用
,

对口语也完全没有意义
,

因为它们读音相同 , 对书面语则如前文所 说 无 关 紧

要
。

3
.

2 从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分用的观点
,

必然引出两种可能的解释
: (一 )
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是一个 语 素 ,

(二 )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是两个语素
。 “

一个语素
”

的看法显然行不通
,

既然是一个语素
,

何必写作两个

汉字
,

人为的给规范化工作增加麻烦
,

虽然有个别语素写作两个汉字
,

但汉字的一个重要作

用就是帮助我们区别同音语素
。 “

两个语素
”

的看法带来更大的麻烦
。

汉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
,

是成分和词类或语素类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
。

忽视这个特点
,

把状语和定语的后附成分
“

de
”

看作两个语素
“

的
”

和
“

地
” ,

这个
“

de
”

还得分出第三个
、

四个以至更多的语素
,

用更多 的同音

汉字来标记
,

因为它还可以附在补语
、

谓语
、

主语的后面
。

比如
“

胖胖 de
”

就可 以作各 种 成

分
:

(1 ) 不知怎的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七大人
,

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
。

(鲁 迅

《离婚 )})

( 2) 设若他稍微能把心放松一些
,

他满可以胖胖的躺在床上
。

(老舍《且说屋里 )})

(3 ) 校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
,

胖胖的
,

不很精明
,

可是心热
。

(老舍《 月牙儿 )))

(4 ) 她的脸是圆圆的
,

胖胖的
。

(老舍《二马 }))

(5 ) 我猜呀
,

那位胖胖的也许是商业局的副局长 ! (老舍《 女店员》 )

(6 ) 孩子长得胖胖的
,

逗人爱
。

从例 (1 )到例 (6 )
“

胖胖的
”

依次作定语
、

状语
、

谓语
、

宾语
、

主语
、

补语
。

除了 例 ( 6)
,

其 他

五例都选 自语言大师的作品
,

并且无一例外的把
“

de
”

写作
“

的
”

字
。

事实上
,

所有 的 语 法 书

都没有主张用第三个
、

四个汉字来标记定语
、

状语 以外成分后附的
“
d e’’ 。

更有意 思 的 是 下

冰甄,洪炭

面的例子

(7 ) 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de 晾着
。

械飞



这个
“

s d
”

既要充任状语的标记
,

又要作补语的标记
,

根据成分不同
,

标记就应加以区别的观

点
,

这个 de 就无法用汉字表示了
。

可见
, 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分用
,

理论上站不住
,

实用中行不通
。

3
.

3 老舍等语言大师的作品大都只用
“

的
” ,

不用
“

地
” ,

如《月牙儿》带
“
de

”

状语约七十个
,

全都写作
“

的
” ,

无一例引起歧义
;
后来受
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分用论的影响
,

选进《老舍短篇小说选》时
,

作

家试图将
“

的
”

改作
“

地
’ ,

约改四十二处
,

但仍有二十八处写作
“

的
”

L
。

改与不改似无定规
。

例

如
:

A
、

同是副词作状语
,

或作
“

的
” ,

或作
“

地
” :

(1 ) 可是妈妈偷告诉我叫爸
,

我也不愿」鱼的别扭
。

((( 老舍短篇小说选》 ,
133 页 )

(2 ) 妈妈穿上 白衣
,

我的红袄上也罩了个没缝襟边的白袍
,

我记得
,

因为圣鱼粤撕扯襟

边上的白丝儿
。

(同上
,

1 2 9页 )

B
、

同是形容词作状语
, 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混用

:

(1 ) 对于生客
,

我更努力的伺候
,

可是也更厌恶他们
, …… (同上

,
1 52 页 )

我把病力尽力地传给他
。

(同上
, 1 50 页 )

我再也坐不住
,

我鳌鱼
`

的开了门
。

(同上
,

叫我最难过的是我慢慢地学会了恨妈妈
。

1 5 0页 )

(同上
, 1 3 5页 )

象银线上穿着个大菱角
,

`、产飞、产、万尸(2(4(3

(5 ) 蝙蝠专会在那条光儿底下穿过来穿过去
,

处去
。

(同上
,

13 1页 )
(6 ) 她对我很好

,

而且有时候鲤巡重粤说我
:

极快的又掉到暗

“

念书! 念书!
”
(同上

,
1 3 4页 )

(1 ) (2 )都是单个的形容词
,

(3 ) (4 )都是形容词的重叠式
,

(5 ) (6 )都是带状形容词
,

然而一处
用

“

的
” ,

一处用
“

地
” 。

C
、

动词通常不大作状语
,

有几个也是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兼用
:

(1 )
“

第一号
”
一半嘲弄

,

一半边宣的说
。

(同上
,

1 4 5页 )
·

(2 ) 把镜子搂在胸前
,

我进鱼的往家跑
。

(同上
,

1“ 0页 )

(3 ) 妈妈是很爱花的
,

虽然买不起
,

可是有人送给她一朵
,

她就顶喜欢粤戴在头上
。

(同

上
, 1 3 3页 )

D
、

即使是同一个词语作状语
,

有的写
“

的
” ,

有的写
“

地
” :

(1 ) 一直的我立到月牙儿落下去
。

(同上
,

12 8页 )

到了我的小屋
,

连衣裳没脱
,

我一直地睡到天亮
。

(同上
, 1 44 页 )

我偷偷的搬了走
。

(同上
,

14 3页 )

她们似乎什么都知道
,

也爱偷偷地谈论她们明知是不正当的事
。

(同上
, 1 34 页 )

晚上九点多钟完了事
,

我兰旦壁妙疲乏了
。

(同上
, 1 4 4页 )

这叫我非常的痛苦
,

我觉得 已经不必活下去了
。

(同上
, 1 49 页 )

我近来非常的懒
,

能披着件衣服呆坐一两个钟头
。

(同上
, 1 50 页 )

正在这个期间
,

巡警把我抓了去
。

我们城里的新官儿韭皇毕讲道德
,

要扫清了暗门

、 ,
口

、声、 J.
、少、产、、产
、、了

2,d
月4La八Dtlù8

J口、产.、了气了.、了̀
,矛叮、矛̀ó

子
。

(同上
, 1 5 4页 )

茅盾
、

赵树理的作品也有类似的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混用情况
。

例如
:

(1 ) 老妇人抖着声音没命地叫
,

跌跌撞撞的跑了来
,

抱住了曾家驹的腿
,

拚命地拉
;

一

些首饰和银线豁拉拉的掉在楼板上了
。

(2 ) 那也是草栩
,

但比较的整洁
,

(茅盾《子夜》 ,
1 20 页 )

并且有一扇木门
。

嚷叫的声音远远地就听得 了
。

(同

上
, 3 8 5页 )

(3 ) 他掷下了报纸
, … … 象一尊石像似地不动也不说话

。

(同
_

L
, 1 26 页 )



-

一
`

(4)吴少奶奶也象生气似的间
,

一面把她俏媚的眼光掠到她丈夫的脸上
,

吴荪甫出惊似

的抬起头来
, … … (同上 )

例 (1 )是个复句
,

四个带
“

d
e ”

状语
,

竟是
“

地
” “

的
”

交替使用
,
例 ( 2) 是个句组

,

两个带
“
d e ”

状

语也是如此 ; 例 (3 )
、

(4 ) 都用了助词
“

似 d e’’
,

一处作
“

地
” ,

一处作
“

的
” 。

看来作家对
“

的
”

“

地
”

的使用采取了一种随意的态度
。

赵树理的名篇《李有才板话》带
“
d e ” 状语约 五 个

, “

的
”

“

地
”

也是随意运用
:

(1 ) 小元很得意的道
: “… …

”
((( 赵树理选集》 ,

41 页 )

(2 ) 从这服装上看
,

村长广聚以为他是哪村派来的送信的
,

就懒洋洋的间道
: “… …

”
(同

4 5页 )

(3 ) 老杨同志见他瞧不起大家
,

又想碰他几句便半软半硬的发话道
: “ … … ”

(同上
,

49

上页

(4 ) 小元脸红了
,

觉着不象个主任身份
,

便喃喃地道
: “ ……

”
(同上

,

42 页 )

(5 ) 小福很高兴地说了个
“

可 以
”

扔下镰就跑了
。

(同上
,

51 页 )

上述引例说明
,

连语言大师们都没有完全掌握或者说仍不习惯将状语后附成分
“
d e" 写作

“

地
” ,

出现了同是状语后附成分而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随意混用的现象
,

给语言造成不必要的混乱
,

一

般人要准确的区分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就更不容易了
。

既然如此
,

何不
“

的
” “

地
”

合用呢 ?

附注
:

① 参看曾毅夫编著黎锦熙校订《
“

的
”

字底用法与分化》
,

河北人 民出版社
,

1 9 57年第一版
,

7 页
。

李子

木 《谈
“

的
”

字的分化》 ,

中国语文
,

1 9 5 5年第 8 期
。

② 参看《
“

的
”

字底用法与分化》 , 7 页
。

③ 参看朱德熙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》 ,

17 2页
。

④⑨ 参看吕叔湘《关于
“

的
” 、 “

地
” 、 “

得
”

的分别》
,

《语文杂记》
,

上海教育出版社
,

1 9 8 4年
。

⑤⑥⑦ 参看祝中熹《
“

的
”

与
“

地
”
不能合而为一》

,

语文学 习
,

1 982年第 5 期
。

⑧ 参看李芳杰 《定语易位问题当议》 ,

语文研究
,
丁9 8 3年第 3 期

。

必 《月牙儿》最初收入作家的自选集《月牙集 》里
,

以后选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老舍短篇小说选》 ,

并经过作家修改
。


